
 

 

七十四 

 

他们说，这滨海的山上，夜里总有些奇怪的钟鼓乐声，是那些道士和道姑在做秘密道场。

他和她都说亲眼见过，也都偶然碰上的，回来还告诉了别人。要是白天上山去找，那道观却

总也找不到。 

据他们回忆，说是在这临海的悬岩上。他说将近山顶。她说不，从靠海的峭壁上一条小路

上去，应该在半山腰。 

又都说是一座精细的道观，就建在一条裂开的崖缝里，只有顺着那条狭窄的山路上去，才

能够走到。因此，白天无论是海上作业的渔船，还是爬到山顶采草药的，从远处都无法看到。

他们也都是走夜路的时候，循着乐声，摸黑到那道场，突然见灯火通明，观门洞开，香烟缭

绕。 

他看见有百十来个男男女女，全抹着花脸，穿着道袍，手里拿着飞刀和火烛，眼睛半闭，

又唱又跳。一个个放声哭喊，涕泪横流。而且男女相杂，没有任何顾忌，进入近乎狂欢和歇

斯底里的状态，又是仰面，又是顿脚。 

她说她遇上的那次没那么多人，可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老少都有，从小丫头到老太婆，只

是没有男人。脸上全涂的大红胭脂，嘴唇抹得血紫，眉毛用炭条描画过，头上扎的红布髻子，

还插上一串串茉莉花，也有吊着铜耳环的，穿没穿鼻孔她记不清了。也是又唱又跳，甩着袖

子，咿咿呀呀，热闹非凡。 

你问她不是做梦吧?她说同她一起还有一位女同学，上山玩去走岔了路，天黑了没下得山来，

听见声音，摸索前去才碰巧遇上，人家也不避讳，观门就敞开着。 

他说他也是，不过当时只他一个人。他走里走惯了夜路，并不害怕，防的是歹人，这些道

士只做他们的道场，并不害人。 

他们都是亲眼见到的，要只是听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神智健全，

都不信鬼神。如果是幻觉，这怎么都能分辨。 

他们也互不相识，分别同你说起的，说的又都是这临海的山上。你同他们虽然是初交，却

一见如故，立刻同你推心置腹神聊，之间无利害之争，毋须谁提防谁，谁算计谁，谁诓骗谁

的必要。他们犯不着使你上当，车后也都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亲身经历，不吐不快。 

都说你既然到了这海滨，一路找寻奇迹，不妨去走一遭。他们也都想陪你去，怕只怕专门

去找，倒未必遇上，这种事情，无心就有，有意去寻，偏偏徒劳。你可信可不信，可他们自

己亲眼见到明火红烛之下，倦意全消。他们都可以发誓，倘若发誓能有效应，能叫你信，他

们马上就都发誓，无奈发了誓也不能顶替你亲身经历了一回，你没法不相信他们的诚意。 

你还是去了，赶在太阳落下之前，登到山顶，坐看车轮一般赤红如火浑圆的太阳，光芒收

敛，落在苍茫的海平面上跳跃着和水面相接，颤颤的沉入变得灰蓝的海域里。金光像水蛇般

游动，只剩下似乎割断了的通红的半圆的冠顶，像是一顶椭圆的帽子，浮动在深黑的海水里，



然后跳动了两下，便被茫茫苍海吞没了，只留下满天的云霞。 

你这才开始下山，很快包围在暮色中。你捡了一根树枝，作为手杖，一步一点，敲着陡直

而下的山道上的石级。不一会，你便落入昏暗的山谷里，既看不见海也辨不清路。 

你只能贴住山道旁长满小树和灌丛的岩壁，生怕失足跌进路边一侧的深渊里，越走腿越发

软，全凭手上的树枝探路。你也不知下一脚是否安稳，犹豫如同这越来越浓厚的黑暗从你心

底滋生。你对手中的拐杖也失去信心，想起口袋里还有个打火机，且不管它能否维持到你走

上平坦的正路，好歹能照亮一程。浓重的黑暗之中，打火机那一点火花只照亮这惊慌不已抖

动的火苗，你还得用手掌替它挡风。咫尺之外，更竖起一道黑墙，令你疑惑，诱你没准一步

就跨进深渊。你由它被阴风熄灭，像瞎子一样，全靠手上的那根树枝一点点一点点在脚下敲

打，哆哆嗦嗦移动脚步，这路走得真提心吊胆。 

你好歹摸进个山洼里，又像是个崖洞，竟看到一丝微光，像是一线门缝。到了跟前果不其

然，推了推，反插上了。你贴住门缝，只见里面孤灯一盏，空空的殿堂上供着太上三清，道

德天尊，原始天尊，灵宝天尊，三尊造像。 

“做什么的?” 

冷不防背后有人厉声喝道，你猛的一惊，既听见了人声，随即倒宽下心来。 

你说你是个游人，这山中夜里迷了路，找不到归宿。 

他也不多言语，领着你登登踏上了木楼梯，进了一间亮着油灯的屋里。你这才看清他穿的

一身玄衣，扎住裤脚，深陷的眼窝里一对目光炯炯有神，显然是位有修炼的老道。你不敢说

你来窥探他道观的秘密，一再表示打扰了，请求留宿，说好天亮就走。 

他沉吟片刻，从板壁上取下一串钥匙，拿起灯盏，你乖乖跟随他，上了一层楼板。他打开

了扇房门，二话不说，下楼去了。 

你打着打火机，里面有一张光的铺板，仅此而已，你于是和衣躺下，卷缩成一团，不敢有

别的心思。之后，你听见楼板上再高一层，有一个很轻的铃声，随着铃声的敲击，似乎还有

个女声隐约在念诵。你不免诧异，开始相信他们讲述的那奇异道场。你想可能就在这楼上，

正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想要探个究竟而终于没有动弹，那是一种令人安逸的催眠声，黑暗

中倦意止不住袭来，你仿佛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的背影，盘腿束发端坐，在敲一只铜铃，轻

盈的声浪扩散开，有一种光的波动，你禁不住相信机缘和命运，祈求冥冥之中，你灵魂能得

以安息…… 

早晨，天已大亮。你爬起来，顺着楼梯，登上顶层，门敞开着，里面竟然是一个空空的厅

堂，别说是香案和帷幔，神像牌位额匾一概没有，只正中壁上挂了偌大的一面镜子，镜面朝

向除了一道木栏杆没有别的遮拦的洞口。你走向镜前，只见一片青天，令你默默伫立在镜前。 

下山路上，你听见一阵呜咽，拐弯前去，见一个赤条条的小孩坐在路当中间，自顾自低声

抽噎，嗓子有些嘶哑，显然哭了一阵子，已经累了。你上前弯腰问他： 

“就你一个人?” 

他见来人，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你抓住他细小的胳膊，拉起他，拍拍他光屁股上的泥

土。 



“你家大人呢?” 

你越问他越加哭得厉害，前后左右不见村舍。 

“你爸你妈呢?” 

他直摇头，望着你，泪眼巴巴。 

“你家在哪里?” 

他依然哭着，撇着小嘴。 

“再哭就不理你!”你威胁他。 

这多少管用，他即刻止住哭声。 

“你从哪里来的?” 

他不说话。 

“就你一个人?” 

他还是呆望你。 

“你会不会说话?”你做出发怒的样子。 

他即刻又要哭了。 

“别哭!”你止住他。 

他咧开小嘴，要哭又不敢哭。 

“再哭就打你屁股!” 

他好歹忍住了，你抱起他。 

“小家伙，你要上哪里?说话呀!” 

他搂住你脖子，好生自在。 

“你难道不会说话?” 

他满脸泥手抹过的泪痕，就傻望着，弄得你毫无办法。他也许是这附近农家的孩子，父母

也不加照看，真够荒唐。 

你抱他走了一程，依然不见房舍，手臂也酸了，总不能抱着这么个哑巴孩子一直走下去，

你同他商量。 

“下来走一段好不好?” 

他摇摇头，一付可怜相。 

你坚持又走了一程，仍不见人家，山谷下也没有炊烟。你疑心会不会是个弃儿?人故意把这

哑巴孩子丢到山路上?你得把他抱回原处，没有人领他父母总还会找来。 

“小东西，下来走几步，手臂都酸了。” 

你拍拍他屁股，竟然睡着了。他扔在这山道上肯定已有好一个时辰，做大人的居然下得了

这狠心。你心里开始咒骂他生身的父母，既无力抚养，又何苦生下他来! 

你端详他泪痕斑斑的小脸，睡得很熟，对你就这么信赖，平时恐怕不曾得到过关怀。阳光

从云层穿射出来，照在他脸上，他睫毛扇动，身子扭曲了一下，把脸埋进你怀里。 

一股温热打你心底涌出，你许久没有过这种柔情。你发现你还是爱孩子的，早该有个儿子。

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像你，你莫不是贪图一时快活，才偶然给他生命?尔后又全然不顾，将



他丢弃?甚至不曾再想过他，可诅咒的正是你自己! 

你有点害怕，怕他醒来，怕他会说话，怕他明白过来。幸亏是哑巴，幸亏睡着了，并未醒

悟到他的不幸。你得乘他未醒扔回山道上，乘人还未发现，赶紧逃之夭夭。 

你把他放回路上。他滚动了一下，蜷曲小腿，双手抱住头脸，肯定感到土地冰凉，巴上就

会醒来。你撒腿便跑，光天化日之下，像一个逃犯，你似乎听见背后在哭喊，再不敢回头。 


